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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基础文献的民间文学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人都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义不容辞地为民间文学争地
位。原来被称为 “摆龙门阵”、“日白”、“野曲”、“瞎话”的语言活动被一群学者认定
为某种 “文学”，等于是草帽换成了桂冠。民间文学也是文学呀。在近代以来不断为
普通人争取平等与尊严的历史大趋势里，民间文学工作者无疑做了一件已经很了不起
的事业。民间文学圈子的学人犹不甘心，还想在 “文学”的台阶上把民间文学拔到最
高，优选其中一些篇目，尊之为 “经典文学”。这份用心是可敬的，但是坦率地说，
其目的却难以达到。“民间文学”这个概念能够把涉及的对象纳入 “文学”，其必要条
件是用 “民间”来修饰，其实是说它们虽然是文学，却不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更不是
标准意义、绝对不是经典的文学。其实，从民间文学的命名开始就约定了我们可以从
各种角度论述民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有一个边界是不可逾越的，这就是
“经典文学”，因为 “民间文学”的基本意思就是非经典文学。
但是，用 “经典文学”概念来提升民间文学价值和意义的用心和努力是值得肯定

的，因为内中包含着某种正确的感觉：民众的语言艺术表达和交流借助 “民间文学”
概念仍然是边缘与末流的地位，尽管民众是公民的多数。这种状态从传统等级社会来
看，算得上是进步；但是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来看，算不上功德圆满。民间文学工
作者有心继续提升 “民间”的地位，苦于不得门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世界
的开展以及在中国的盛况一下子鼓舞了这帮学者，把 “民间文学”推上 “经典文学”
或 “文学经典”，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努力。我个人也十分热衷在普通人的日常活动中
寻找他们被平等对待、受尊重的机会和条件。我不认为我们把少数几篇民间文学作品
命名为经典文学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但是这个思路给我启发，我认为我们大可作为
的是引入 “国家基础文献”的概念来达到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在１８４６年被汤姆森拼造出来的时候是用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来注解
的，而这个注解被习惯地翻译为 “人民的知识”。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建议，可以
把ｆｏｌｋ－ｌｏｒｅ翻译为 “民间文献”。 “知识”是一个内容概念， “文献”是一个载体概
念。早期对于ｆｏｌｋｌｏｒｅ的使用主要是指神话、故事、歌谣等语言体裁，也就是一个民
间文学的概念。即使是后来学界更流行把它的范围等于包括更广的 “民俗”时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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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派学者坚持用它仅指民间文学。我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里就在论证归入 “民间文
学”的内容并不都是文学，西村真志叶后来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里也在证明民众的语
言实践要在民间文学体裁的内外同时理解。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采风、资料搜集到特定
体裁的文本整理，积累了远远比民间文学范畴更丰富多样的文献。这些文献是专业工
作者与民间传承人合作的产物。民俗学者 （包括民间文学学者）的完整工作是在与传
承人的合作中记录资料、整理文本，形成相应的文献，并在公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
把其中一部分文献确立为国家或民族的公共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众多项目
确立为四级名录项目，使之成为经过行政程序确立的公共文化，实质上是在把它们确
立为国家的基础文献。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立国家的基本文献 （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其他的途

径再确立国家基本文献），并不在意它们是不是 “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遴选
并不是在选经典，而是在选代表作。前者由杰出性决定，后者由代表性决定。杰出性
是要参照专业的、职业的水准来判断的，而代表性完全是从项目与被认同的民众的关
系来判断的。以代表性衡量，任何社群都会有他们的非遗代表作；但是以杰出性衡
量，恐怕很多情况下都是要落空的。我们参透了非遗保护的价值和逻辑，就能够一下
子明白 “经典文学”的概念是不能让 “民间”被广泛地肯定的。
我们现在要真正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对 “优秀”的标准是要慎重的。非

遗保护的国际实践给我的启示是：与其谈优秀，不如贯彻代表性。把那些具有充分的
代表性的项目确立为地方或国家的基础文献，成为共享的文化，可能是民间文学工作
者在今后更好地追求社会进步的着力点。

民间文学：经典属性的定位与建构

田兆元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４３４０２０／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闵行，２００２４１）

　　关于民间文学，过去的表达整体上是定位为下里巴人一类。虽然有一种认为民间
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成长土壤与养成之道的说法，但是这也是拿作家的成长来提高地
位，显然也是作家文学更高的潜台词。对于作家来说，有一些人的成长确实是与民间
文学有关的，但是很多作家与民间文学是没有关系的。要说民间文学养成了作家文
学，只能说是个案，不能说是普遍现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城市文学中，很难
说有多少人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因此，拿作家文学被民间文学养成来说民间文学重
要，并不是一条提高民间文学地位的理由。民间文学的地位建立，主要应该把经典建
设放到首要位置。也就是说，必须将民间文学的经典类型建构起来，才会得到社会的
认同，也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８２２ 华中学术 （第１９辑）


